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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論新時代在菲華人的文化認同轉向
  ——以許東曉的《千島曉品》為例

張馨敏

認同是對主體的承認與
皈依，由客觀存在的相似性，
從而指向心理認識上的一致
性。文化認同即個體對集體之
間共同文化的確認，包括集體
所遵循的文化理念和共有的思
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文化認同
在菲華文學中都是長期備受關
注的問題，菲律賓華人社會的
文化認同具有一定的混雜性：
一方面他們自覺保持著對中國
文化的皈依與確認，將中華文
化作為自己的文化根脈；一方
面他們又因生存環境的需要，
積極尋求與當地文化的融合。
菲華作家許東曉是隨著祖父腳
步移居菲律賓的第三代華僑，
其散文集《千島曉品》記載了
他在菲律賓的點滴日常生活與
情感體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以來，在菲
華人文化認同已逐漸發生轉
變，從原本執拗地固守中華傳
統文化到積極推進中菲文化交
流融合，這可以從愛國情的變
化、對菲律賓的情感認同以及
文化根脈的傳承與融合三個方
面加以具體闡釋。

思鄉不再愁
——愛國情的變化
對於海外華人而言，華人身份是其最受關注的標籤，

祖國在一定程度上即代表自我，自我身份認同影響著華人
的愛國情感，同樣愛國情感的變化也會影響華人文化認同
的建構。王列耀將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呈現的華族身份意識
轉型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抗戰時期的華僑文學、二戰後
50年代到70年代的華人文學，和80年代到21世紀初的華族
文學。 身份意識轉型與愛國情感有著緊密聯繫，因而以華
族身份意識轉型的視角去分析菲華社會愛國情感，能讓我
們看到不一樣的情感流變。

二戰之前,居住在菲律賓華僑大多因戰爭和貧窮而離
開故土，主觀上他們對故土懷著不捨和擔憂的情緒，地域
的間隔促使家鄉的概念進一步延展，在華僑文學中的家鄉
往往指向更大的區域，愛國與愛鄉形成一體性，鄉愁上升
到對整個國家的思念與憂慮。在這樣的情感驅動下，華僑
拚搏奮鬥的動力即是有朝一日能夠反哺家鄉，報效祖國。
他們期盼祖國能夠繁榮昌盛，對小我而言即化為衣錦還鄉
的夙願，在《火腿情思》中所記載的祖父就是這一代華僑
形象的典型，他有著濃厚的宗族意識和儒家傳統觀念，在
菲拚搏半生，只為回鄉建造大厝庇佑族人，實現落葉歸根
的願望。祖父心中不只有小家，還有著大愛，還鄉之後他
與村民們守望相助，盡心盡力幫扶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
這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傳統思想的生
動寫照。祖父的經歷映射出這一時期華僑單純明晰的愛國
情懷，在文化認同及情感認同上都指向唯一的主體——中
國。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但世界迅速進入東西
方陣營的冷戰格局，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使中菲關係很長
一段時間處於不良狀態。這毋庸置疑影響著菲律賓華僑的
生存處境，菲當局在五十年代掀起了一系列反華排華和菲
化運動，尤其是零售商菲化案的推行，給當時的菲華僑社
會一記重創，廣大華僑不得不謀求艱難的轉型，陷入十分
窘迫的境地。五十年代的商報小說中有不少篇章描繪出華
人在此期間面臨的陣痛與苦難，他們在勉強維持自己生計
的情況下還要被菲人欺辱，不少菲人還闖進華僑商店中劫
掠錢財和貨物，警察與歹徒們沆瀣一氣，他們還會趁火打
劫，以收取保護費的名義對華僑進行敲詐勒索。菲律賓政
府逼迫華僑們在政治認同上進行選擇，不少華僑為了謀生
選擇加入菲籍，國籍的變更使華僑的愛國情感開始變得複
雜，他們對祖國的文化認同亦開始發生偏移。一是華僑的
文化認同在此時無法上升為對祖國的政治認同，遙遠的鄉
愁被現實的重擔所掩埋，現實的苦惱比遙遠的故國情顯然
更為緊迫。二是當時的華僑在異鄉遭遇不公時卻無法得到
祖國的保護，失去政治認同的華僑們，如浮萍一般漂泊在
海外，華僑只得在文化認同層面「依賴」祖國，僅剩文化
根脈標誌著其與祖國血脈相連。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逐漸步入正軌、
國際政治地位提高，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國人跨出國門發
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華人的愛國情由原來流
散在外對祖國的深切憂慮轉向為祖國感到自豪驕傲。許東
曉沿著祖父的足跡成為新一代菲律賓華僑，祖父濃厚的家
國情懷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許東曉筆下的愛國情更多
是一份自豪與從容，他展現的是新時代中國的博大胸襟和
寬廣胸懷。無論是在疫情之時對菲律賓的援助，還是中菲
之間搭建的友誼橋樑，都呈現出強大的祖國已能為華人在
外「撐起」一片廣闊的天地。如《馬尼拉在哭泣》敘寫新
冠疫情讓整個菲律賓都陷入恐慌之中，中國政府積極向菲
律賓施以援手，捐贈疫苗和防疫物資給菲律賓政府，不僅
保障了海外華僑的生命安全，還展現了泱泱大國在災難面
前的責任與擔當。《我在觀禮台》記錄的是作者作為中菲
友好往來的大使被邀請參加閱兵儀式，散文中不斷穿插著
過往記憶的閃回，「我」從父輩的口中瞭解過老一輩華僑
艱辛不易，也經歷過物資匱乏的困難時期；而今親眼見證

了改革開放後
祖國經濟的騰
飛，從心底裡
油然生起驕傲
與自豪。在強
烈的情感激盪
下，「我」回
溯起自己了自
己積極推動中
菲 文 化 交 流

的歷程，有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一是一位姚姓僑民，
推著輪椅都要帶著兒孫輩來觀看文化演出；二是一位菲律
賓的音響師在協助文化匯演後，由衷讚歎道「中華文化太
漂亮了。」 由此可見，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中華文化
的傳承不再只是華僑或華人群體的執拗堅守，擁有了強勁
的國家實力的支撐，中華文化在外國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
力，開始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欣賞和讚美。華人的文化傳
承也不再僅依賴於華校，而是進入更廣闊的空間如公園、
戲台等，在承續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文化傳播，其所綻放
的文化自信，能夠感染到更多群體瞭解和喜愛中國文化文
化，傳播的領域也由在菲華人慢慢滲透到菲律賓社會之
中。

縱觀三個時期華人愛國情感的發展，由對故國永遠的
懷念和眷戀逐漸轉向若即若離、複雜模糊的情緒，再到最
後昇華為對文化中國最濃烈的自豪與驕傲。從愛國愛鄉到
愛文化中國的轉變，是華人對精神原鄉的熱切回望，也是
對於自我文化認同的深度重構。

承續與融合
——文化根脈的守護與發展
50年代以前的華僑初至菲律賓之時，面對完全陌生的

文化環境，精神上的孤獨感和無根性尤為強烈，故而將自
己內心真正的歸宿寄托在遙遠的祖國。在動盪不安的環境
下，個體面對生存境況的焦慮映射到集體層面即轉化為單
一化的文化認同，作為獨在他鄉的「異客」，他們迫切地
需要共同的文化符號來維繫身份，獲得一種獨特的認同感
和歸屬感，因而採取一種文化守成的生存策略。這一時期
的菲華作家通過對故鄉風物、傳統節日、家族記憶和儒家
倫理的反覆書寫來撫慰心靈，彌補距離帶來的隔閡，他們
通過文字來構築一個精神堡壘，以舒緩被異族文化同化的
焦慮。

新時代的菲華作家選擇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面對
異國文化，不僅重視對傳統文化的承續，還時刻關注中華
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與交流。其作品主題不再局限於對故
土的懷戀，而是更多地聚焦於中華文化與菲律賓本土社會
環境碰撞、融合的複雜過程。作家敏銳地覺察到美食參與
著自我文化認同的建構，在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美食不僅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文化。」 生活在不同地
域的人們都有著獨特的味覺偏好和飲食習慣，飲食習慣看
似是一種私人感受，實則從出生開始即受到居住環境潛移
默化的影響，承載了群體性的味覺偏好，逐漸轉化為內化
於身體的味覺記憶，構成感性層面最原始、最深層的文化
認同。因此，瞭解地方的風土人情最重要的就是品嚐當地
特色美食，當人們在以自己業已形成的味覺記憶去品嚐其
他地區的特色美食時，就是規模最微小又最為常見的文化
交流。許東曉在《菲常美味》中詳細介紹了幾種自己喜愛
的菲律賓美食，他品味菲律賓美食是在味道之上，更深入
地體悟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核。菲律賓菜餚極具地方特色，
食材豐富多樣兼有海陸，並且能夠物盡其用，菜餚品味層
次豐厚，將「酸、甜、鹹三種味道的巧妙結合。」 通過對
這段描述，我們可以感受到菲律賓多元包容、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文化特質，智慧的菲律賓人能夠在多元文化交織中
尋求平衡。

 除了親身體悟菲律賓當地的美食文化，許東曉也關注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實現菲律賓本土的交融，他在《中國
風味》中寫自己與菲妻一直以來都難以尋得口味統一的餐
館，有一日他們走進一家標榜中國風味的餐廳，偶得此處
便是他們一直所尋覓的寶地，這家餐廳風味特殊，既保存
了中餐的色香味，也揉進了西方的烹飪技法，飯菜可口美
味，具有強烈的文化融合的妙趣，與此同時也深思著當今
菲華社會融合的問題，像這家中餐廳一樣能實現中西巧妙
融合的是為榜樣。但更多時候的華僑社會面臨著危機，不
僅是菲華社會之間的文化裂隙，還有新老華僑之間的思維
差異，當新華僑希望能積極推進社會融合之時反而被老華
僑視為洪水猛獸。菲華社會新舊文化融合之路道阻且長，
仍需要華僑們齊心協力，攜手共進。

品味美食僅是個體層面的文化交流，菲律賓茶文化
的流行是菲華社會文化融合的典範。許東曉在《菲律賓的
茶文化》敘述了茶文化進入菲律賓社會的歷史進程，以及
現代社會如何實現對傳統茶文化的吸納和改造。菲律賓因
早期接受殖民統治，飲食習慣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咖啡
和碳酸飲料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飲品；且菲律賓地處
熱帶，溫度和氣候並不適宜種植茶葉，所以早期菲律賓人
並無飲茶習慣。隨著中國茶文化走向世界，菲律賓的中產
階級和上流社會也逐漸興起品茶的風潮。中國古代茶文化
講究修身養性、天人合一，已上升到哲理層次，品茶漸漸

成為菲律賓上流社會高雅的待客之
道，並融入菲人的社會生活之中。
菲律賓本土文化特徵是熱情隨性的,
文化融合歷程的推進促使菲律賓人
在傳統茶文化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創造出新的茶飲品，如冰茶和奶茶
等 。 新 式 的 茶 飲 品 受 到 了 廣 大 人
民群眾和年輕群體的喜愛，茶漸漸
「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菲律賓
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許東曉對融合菜與茶文化的書
寫，既是對菲律賓本土文化的真切
體認，也有中華文化「落地生根」
的期盼，散文中也有一些篇章透露
出對菲華文化融合走向的隱憂。許
東曉認為重要的是新時代的華人放
下文化守成的執念，從堅持在文學
中建構隔絕的「精神故鄉」轉變為
探尋文化根脈承續和發展的現實路
徑。

從凝望到守望
——對菲律賓的情感認同
如果將在菲華僑對祖國的情感

理解為是對自身文化根脈的確認，
那麼他們對菲律賓的情感可視為作
是對他者的凝望。對於老一輩華僑
而言，菲律賓只是一個謀得生計的

錨點，而非情感上的「家園」，對
菲律賓的本土文化，老華僑們並未完全認同，他們心中的
歸根在海的彼岸。這種「僑居者」心態的轉變，始於政治
身份的認可和代際的更迭。自1975年中菲建交之後，菲律
賓政府開始大幅簡化入籍程序，大批華僑加入菲籍，其政
治認同開始轉向菲律賓，法律身份上的轉變為社會融入鋪
平了道路。華僑不再將自己視為「過客」，而是積極參與
菲律賓社會建設，進軍多領域行業，華僑經濟迅速獲得飛
速發展。這一盛況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移民至菲律賓投
資，新一代的華僑不只局限於唐人街，他們深入菲律賓當
地社會，在菲律賓的各個地區都可以看到華僑商店。「本
已奄奄一息的利末所惹各個商城，在強大的移民潮中熱鬧
了起來，一些經營中國雜貨的商店像雨後春筍般開遍商場
的每個角落。」 經濟領域的擴展為華僑們深化文化交流
提供了契機，菲律賓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也為菲華文化交
流創建了平台。這時新一代華僑主動離開自己熟悉的文化
場景，「擁抱」菲律賓文化，獲得更為真實有趣的文化體
驗。許東曉在《理想家園》中所書寫的本來死氣沉沉、文
化沉寂的社區，因為舉辦了一場萬聖節遊戲讓整個社區都
煥發生機。萬聖節本是西方的傳統節日，到菲律賓演化為
民俗文化活動，孩童們會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樣挨家挨戶討
糖玩耍。「我」的女兒沒有扮鬼玩鬧，而是端正地穿著中
國唐裝參與其中，莊重的民族服飾並未顯得格格不入，反
而受到鄰居們的歡迎和青睞，女兒「討要」了一大堆五花
十色的糖果，「我」也借此機會認識了許多鄰居。民族節
日和民族服裝這兩大文化符號的碰撞激起友誼的火花，菲
華社區所呈現的在不同文明激盪下其樂融融又和睦相處的
美好景象，是「我」心中理想家園的現實寫照。作家通過
對一次小範圍的民俗活動的書寫，以小見大闡明文化所能
搭建的友誼橋樑是無形的，卻也是最深遠的。

中菲之間的友誼橋樑並非一朝一夕建成，而是有著悠
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據記載明朝永樂年間蘇祿島的國王曾
率一眾親友組成友好使團上京拜訪，受到了永樂皇帝的隆
重款待。然天有不測風雲，其中的一位親王——東王因難
以適應中原氣候，在歸途中不幸去世，皇帝特地為其修建
陵墓並舉辦了隆重的安葬儀式。時至今日，保存完好的蘇
祿王陵作為中菲友誼的歷史見證現已對外開放，「保存完
好的陵園向遊客們細說著六百年前中外元首外交的神奇故
事。」 當年留下來守墓的後裔也被政府友善接納，成為中
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擔任中菲交流大使，為中菲之間的
友好往來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2017年中國政府為紀念蘇
祿王友好訪問中國600週年舉辦圖片展，一張張圖片承載著
數百年來累積的中菲情誼。回望歷史，我們能感受到中菲
之間的情誼來之不易，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努力用鮮血和
汗水澆灌而成。許東曉以《友誼永遠在路上》作為散文集
的首篇既是對中菲交流過往歷史的回顧總結，也為後面的
篇幅描繪新一代華僑的情感認同昇華做下鋪墊。

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新時代的華僑對菲律賓的情
感由遙遠的凝望，逐漸轉向願意扎根菲律賓的守望。俗話
說得好，「患難見真情」，當菲律賓陷入危難的時刻，廣
大華人華僑挺身而出，與菲律賓人民同甘共苦，展現了中
華民族樂於助人的優秀傳統美德。菲華志願隊便是這一正
能量的典型代表，正如《救火》中所描述的，每當馬尼
拉的某個角落發生火災時，最先趕到現場的不是政府的消
防車，而是菲律賓志願消防隊。幾十年來華人在菲律賓摸
爬滾打，奮勇上進，終於用真誠、友善的心打動了菲律賓
人，菲人不再拒斥華人，而是將華人視為自己休戚與共的
好友。生於斯長於斯，又將死於斯的華人也將菲律賓視為
第二故鄉。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刻，菲華社會各界間互
助合作是菲華情感融合的生動體現。由中國駐菲使館和華
社抗疫委員會大力爭取的疫苗抵達菲律賓，菲華各界成員
聯合起來組成志願隊，在崇仁醫院和華人社區為民眾接種
疫苗，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華僑之於菲律賓社會的情感認同經歷了從「謀生客
居」到「情感扎根」的轉變，而這一轉變是由歷史淵源、
政治身份的歸化以及社會行動的參與共同促成。《千島曉
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華僑的文化認同由「落葉歸根」
到「落葉生根」的昇華。但文化認同還是一個動態的嬗變
過程，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菲律賓華人的文化認
同轉變還處於一個演變和形塑的狀態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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